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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水长流，宝塔巍峨，南泥湾的花儿

芬芳。延安，不仅是革命的圣地，也是人

民文艺的摇篮。其中，轰轰烈烈的军民

大生产运动一直是文艺作品倾情表现的

主题。歌曲《生产大合唱》《南泥湾》、秧

歌剧《兄妹开荒》《军民大生产》脍炙人

口。而一幅幅经典美术作品，以图像的

形式诠释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和人民

军队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，既

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文化记忆，也是今天

我们奋进新时代的一面精神旗帜。

一

1938 年 10 月，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

段后，日军的疯狂“扫荡”、国民党顽固派

的层层封锁和严重的自然灾害，使延安

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供应面临极大困难。

在严峻的历史关头，党中央、毛主席提出

“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”的号召。陕甘宁

边区党政机关、部队、学校和群众积极响

应，率先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。随

即，华北、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相继开展

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。1941 年 3 月，

遵照党中央指示，八路军第 359 旅开赴

南泥湾，实行军垦屯田。短短 3 年时间，

359 旅把荆棘遍野、荒无人烟的南泥湾

变成了“处处是庄稼，遍地是牛羊”的陕

北“好江南”。

大生产运动给艺术家提供了丰富

的 创 作 素 材 。 1943 年 秋 ，当 时 在 延 安

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研究室工作的古

元 来 到 南 泥 湾 参 观 访 问 ，被 生 机 勃 勃

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深深感染。他激

情 澎 湃 ，创 作 了《南 泥 湾 驻 军 秋 收 图》

（又 称《八 路 军 生 产 运 动 —— 打 场》）。

该 作 品 采 用 全 新 的 木 刻 语 言 ，构 图 饱

满 ，生 活 气 息 浓 厚 。 作 品 近 景 是 战 士

们 热 火 朝 天 的 劳 动 场 景 ，远 景 是 堆 成

小 山 似 的 粮 食 ，营 造 出 南 泥 湾 一 派 丰

收的景象，把战士们艰苦奋斗、乐观向

上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陕北农民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，团结

协力，开荒生产。胡一川的《牛犋变工队》

展现的就是这种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。

作品把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

合，画面构图呈对角线延伸，三组牛犋奋

力躬耕。作者将刚毅的刀法、粗犷有力的

木刻语言与质朴简约的色彩相结合，刻画

出边区人民努力生产的激情与干劲。力

群的木刻新年画《丰衣足食图》，创作于

1944 年。作品中人物造型丰富，构图对

称饱满，色彩明快热烈。作者吸收了年画

和民间剪纸的造型特征，具有浓郁的装饰

意味，描绘了解放区人民在发展生产的政

策下，一家人衣食无忧的崭新精神面貌，

流露出作者对人民群众真挚的感情。江

丰的《开荒》与夏风的《打谷场上》《耕种在

自己的土地上》，既继承了民间美术传统

又融汇了西方现代版画的风格，以写实的

木刻语言和黑白影调塑造人物与空间，反

映了根据地的新生活和新景象。

延安大生产运动中，在“一把镢头一

支枪，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”口号的鼓舞

下，大家都是放下枪便去握镰刀、锄头。

第 359 旅旅长王震，不管工作多忙都会

挤出时间去田间地头。第 359 旅 718 团

政委左齐，因在战场上失去了一条手臂

无法拿镢头，就给战士们做饭，并挑送上

山。广大营连干部，更是与战士们一同

劳动、生产。油画家靳之林上世纪 60 年

代初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创作的

油画《南泥湾》，描绘的就是这种官兵与

群众同心协力垦荒、热火朝天并肩劳动

的情景。该画由多组画面构成，既有休

息 、学 习 的 场 景 ，又 有 生 产 、战 斗 的 场

景。画家构思独特，笔法细腻。他以俯

视的构图形式，将近处的劳动场景与远

处黄土高原连绵起伏的山峦和纵横的沟

壑相结合，微观与宏观并重、简与繁相得

益彰，整个画面气势恢宏。作品色调平

和温暖，散发着泥土的气息，洋溢着祥和

之美，展现出艰难困苦之下，军民不惧困

难的坚强意志和革命理想主义精神。

二

在 边 区 大 生 产 运 动 中 ，女 性 也 积

极 投 入 到 边 区 建 设 和 大 生 产 运 动 中 。

最初，延安妇女解放运动以反对缠足、

解 除 包 办 婚 姻 、读 书 识 字 为 主 要 内

容 。 1942 年 后 ，妇 女 解 放 还 体 现 在 参

加 生 产 劳 动 、拥 军 支 前 等 多 个 方 面 。

边区妇纺合作社、妇纺小组、家庭纺织

工 厂 等 应 运 而 生 。 力 群 的《帮 助 群 众

修 理 纺 车》、石 鲁 的《妯 娌 纺 线》、计 桂

森的《妇纺小组》、郭钧的《纺纱小组检

查质量》等版画作品刻画细腻，在内容

和 形 式 上 都 具 有 鲜 明 的 民 族 特 色 ，生

动再现了那个时期妇女参与到生产建

设中的快乐与自信。

除了妇女纺线，延安官兵也学纺线、

织布。一有空闲，他们就以天地为厂房、

深谷作车间，进行纺线比赛。当时，周恩

来、任弼时、张闻天等同志率先垂范，在

军民纺线运动中大显身手。周恩来、任

弼时还获得了“纺线能手”的称号。戈跃

创作的油画《普通一兵》描绘的就是周总

理纺线的情景。后来，这幅作品收录在

小 学 语 文 课 本 中 ，是 许 多 人 温 暖 的 记

忆。仇志海的雕塑《延河长流纺轮飞》以

现实主义手法，塑造了一位专心致志参

加纺线比赛的战士形象。战士额上细密

的汗珠，因紧张微微上翘的嘴角，生动传

神。周武发的油画《纺线》用宏阔的笔

法，描绘了当时幕天席地、纺车齐鸣的图

景，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王 有 政 与 杨 光 利 的 中 国 画《纺 线

线 —— 延安大生产运动》，在表现形式

和手法上别出心裁，采取中国画传统的

白描手法，通过疏密关系来组织整幅画

的结构，形成强烈的节奏感和韵律美。

画作由 50 多个人物构成，以毛泽东和王

震观看小女孩吴萍纺线为中心，用精练、

准确的线条，将人物形象表现得活灵活

现；特别是把小吴萍稚嫩的手与笨重的

纺车以及领袖的怜爱之情刻画得入木三

分。纺轮飞转，纺车齐鸣，那一根根从军

民手中拉出的线，千丝万缕，形成一种排

山倒海的气势，渲染出轰轰烈烈的大生

产运动气氛，生动再现了人人动手、自力

更生的火红岁月。

三

集百川而惠苍生。延安时期，中国

共产党就深刻回答了革命事业“为什么

人的问题”，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全心全意

为人民服务。全体官兵与广大人民群众

同甘共苦，铸造了积极乐观、顽强拼搏、

甘于奉献的革命品质。

在延安枣园有一条水渠。它是当年

毛泽东同志指导当地军民修建的用于灌

溉泄洪的一条人工渠。水渠长约 6000

米，解决了 5 个村 1000 多亩土地的灌溉

问题，被当地群众称为“幸福渠”。

1974 年，画家刘文西在陕西省文化

局美术创作组的领导下，组织高民生、王

西京等一批画家共同创作了中国画《幸

福渠》，描绘了军民欢庆水渠通水时的情

景。作品采用工笔重彩，层层渲染，色彩

艳丽，典型人物形象突出，用笔精细。衣

着朴素、和蔼可亲的毛泽东与头裹白毛

巾、手持铁锹的陕北老农，被一支秧歌队

簇拥着，置于画面中央，正亲切地交谈。

火红的绸缎，金色的唢呐，头裹白毛巾、

腰系红腰带的汉子，以及手拿锣鼓、绸缎

的儿童与载歌载舞的秧歌队，使整个画

面洋溢着幸福欢乐的气氛，让观众仿佛

身临其境、置身于锣鼓喧天的喜庆队伍

中。水渠中的水翻卷着浪花汩汩向前奔

涌，是军民团结协作、艰苦创业的精神象

征，也昭示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

福的活水源头。

“幸福渠”水长流，精神代代相传。

80 多年过去了，延安时期军民这种自力

更生、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，

被艺术家们用情怀与笔墨定格成一幅幅

时代丹青，于无声春秋中传递着奋进的

力量。

图①：八路军生产运动——打场（黑

白木刻版画） 古 元作

图②：帮助群众修理纺车（黑白木刻

版画） 力 群作

图③：纺线（油画） 周武发作

图④：延河长流纺轮飞（雕塑）

仇志海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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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延不绝的奋斗力量
——美术作品中的延安大生产运动

■刘 红

重温经典·感悟初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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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明，不仅是二十四节气之一，而且

是我国的传统节日，扫墓祭祖、缅怀先人

之俗千古传承，至今不辍。

慎终追远、饮水思源，是清明文化的

精神内涵，传承了中华文明的祭祀文化，

抒发了人们尊祖敬宗、继志述事的道德

情怀。

中华民族的祭祖扫墓传统源远流

长。《孟子》中曾提及一个常到东郭坟墓前

乞食扫墓祭品的齐国人，可见战国时期已

有扫墓之俗，而形成定制则始于唐朝。唐

玄宗将清明扫墓列为“五礼”之一。

此后，历代沿袭唐制，把清明节作

为春季的一个大节日。民间的祭祖扫

墓，《岁华忆语》中曾有详细描述：“祭具

曰 春 山 ，竹 制 为 提 榼 ，分 三 层 ，中 置 肴

浆，饭则抟之。另割生肉，曰刀头，以祭

山神。祭扫毕，则倾榼，媵以钱，犒守坟

人。”从这段记载，可看出南京旧时人们

对清明扫墓之重视，祭祀物品齐全，程

序也很繁琐，并且对守墓人礼敬有加。

由此可见，清明节是人们表达对生命敬

重之情的重要节日。祭奠祖先、感恩纪

念、追古怀远，这种传统节日的文化情

结，在人们心中已深深留下烙印，化作

民族的共同记忆。

“天地英雄气，千秋尚凛然。”英雄先

烈是我们民族的脊梁。缅怀英烈，是对

近代以来为争取民族独立、国家富强、人

民幸福而牺牲的英烈的深情礼赞，更是

对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的守护与延续。新

中国成立后，清明祭扫烈士墓、寄托哀思

成为新民俗。每年清明节，人们都会不

约而同来到烈士陵园，悼念缅怀先烈，以

弘扬先烈精神，继承先烈遗志。1955 年

清明节，郭沫若凭吊张家口革命烈士纪

念塔写了一首诗：“烈士丰碑何巍峨，空

中荡漾红旗歌。长垂塞上风云占，民族

精英永不磨。”这首诗歌颂了先烈为革命

而英勇献身的高贵品质，表达了无限崇

敬的心情。

“落其实者思其树，饮其流者怀其

源 。”饮 水 思 源 ，是 人 们 立 身 处 世 的 根

本。我们的红色江山是千千万万革命烈

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我们要赓续红

色血脉，传承红色基因，让革命传统和优

良作风薪火相传，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力

量，凝聚起勇毅前行的动力。

慎终追远 饮水思源
■郑学富

文化博览
雪莲花

■俱 鸣 毕宽玲

那是一朵永远

绽放在雪域高原的雪莲花

你十九岁就站在高高的舞台上

那是西藏海拔几千米的高原

你把青春留在

格桑花盛开的地方

雪域高原的性格

塑造了你的人生

为了袓国的边陲

你脚踏白雪覆盖的群山峻岭

翻越了一山又一山

你把青春献给了大地

那盛开的雪莲花

让你的微笑更加灿烂

啊！我们的英雄

祖国的花朵

年轻的战士

你是大地的儿子

人民的骄傲

七 彩 风

作为一个爱好写作的军人，我与军

旅诗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。抒写军

旅，讴歌军人，成为我崇高的使命。

1965 年，我在报纸上发表了第一

首诗《给一位越南母亲》。那是越南战

争期间，面对鲜血和邪恶，我以诗的方

式，发出的一声怒吼。

从第一首诗起，我就感觉到了自己

血液的温度。我后来写了很多军旅诗，

大都是在激情澎湃、血脉偾张的时候写

的。我意识到，没有热血、对家国天下毫

不关心、对强敌威胁无动于衷的人，不能

写军旅诗，至少写不出好的军旅诗。

军旅诗，应该是枪尖上的灵感、铁

马冰河的足音，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

雄主义的旗帜，豪迈勇毅，黄钟大吕，为

人民军队夺取胜利擂鼓助威。

在我的眼里，“界桩不是圣诞树/铁

丝网不是花边……一条边境线/连着英

雄铜像/纪念丰碑/诗歌琴弦！”（《边境

线》）我凭吊古迹，回望历史，心潮澎湃，

发出不同于一般游客的感慨：“古炮不是

洞箫……坟墓不是古董/铁舰如山/和平

鸽与风信旗齐飞/潮声中军歌浩荡/港

湾/碇泊着风云和警句。”（《旅顺之思》）

一位火箭军某基地司令员，大半生

在深山里为导弹“筑窝”。退休时，他什

么也没有带走，只在洞库里选拣一块石

头作为纪念。我为这位老红军战士的

故事动容，写道：“对于他/石头/代表雄

健/代表强固/几十年厮守深山/为导弹

筑窝/一腔热血/凝成这伟岸风骨……

一块普通的石头/默默地/证明一个老

兵的情愫。”（《石魂》）

1985年，我随一位海军领导远赴西

沙，在中建岛种下了一棵椰子树。我培

上了半袋从大陆带来的黄土，也把生命

种在了岛上，并把诗句献给驻守在这里

的天涯哨兵：“相信根须/能从沙砾里获

取生存的元素/相信叶脉/能在萧索中弹

响豪壮的音符/烈日晒不蔫勃勃生机/风

暴抽不碎一身傲骨/为了神圣的使命/它

毅然留驻/纵然结出的果实/全是孤独。”

（《植椰》）我借助椰子树，用诗句诠释生

命，那是在长天大海站立的顽强生命。

我曾探访天山南北。我的笔墨触

及过云天高处的喀喇昆仑：“乘白云而

去/驾罡风而回/胸前背后/都是壮美江

山/年 轻 的 战 士/有 生 命 的 界 碑/神 仙

湾/标示军人灵魂的高度。”（《仰望神仙

湾》）我体验过北湾蚊子的厉害，那是新

疆额尔齐斯河流出国门前的一处洼地，

号称“蚊虫王国”。炎热夏夜，边关斜

月。包裹严实、浑身铠甲，和蚊虫作战

的战士形若“外星人”。我看着他们巡

逻归来，长靴里倒出的汗水，不禁无限

感叹：“汗水，汗水，汗水/生命投进汗水

里/一次又一次/反复淬炼、锻造/成为

无敌锋刃和钢铁堡垒/汗水的成份是信

念和意志/是边防军人的坚忍和奉献/

真想这汗水能流进课本/成为教材，成

为营养/培育出新一代卫国的栋梁。”

（《北湾的蚊战》）

我曾行走青藏线。世界屋脊，大美

河山。空间的转换，独特的生命体验，对

于军人来说，我的感受是“一脚踩着太

阳/一脚踩着月亮”，日月山，如同高原的

第一个台阶。在这里，所有的文字都会

伴有军旅的苍凉之美，“一切生存的法则

需要重写/日月是沉重的韵脚/一首苍凉

的古诗”（《日月山》）。唐古拉山口，一组

雕像巍然屹立。我路过时，在白云边留

下诗句：“我的祖国/总是把最艰巨的任

务交给军人/也总是把最高的荣誉授予

军人/无数热血沸腾的生命/凝成了这崇

高的雕像/这是一棵常绿的树/扎根在整

个青藏高原……他们站在这里/站成了

永恒的碑。”（《唐古拉雕像》）

平时，我可能写的是一座山，一个

人，一棵树，一朵云，但我的诗的背景必

定是整个人民军队，必定有他们的身影

和灵魂，也必定只有雄壮军旅才有的博

大胸襟和铿锵气韵。在西藏山南的无

人区，我邂逅了一个湖，一个岸边只住

着军人的湖。此时，我的歌声虽然有些

苍凉、苦涩，但仍凸现军人本色，不乏几

分豪壮：“雪山把它当镜子/白云把它当

浴盆/苍鹰把它当舞池/风是常年的乐

队/总在岸边吹吹唱唱/没有名字/亘古

冷寂的高原/还未来得及为它命名/如

今，人们只有说起一个连队/和连队里

生龙活虎的战士时/才用极其尊崇的口

吻说起它/它是一个捧着军徽的湖。”

（《捧着军徽的湖》）

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历史，是军

旅诗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。1995 年，

我参加了“重走长征路”的团队。江西

瑞金叶坪有一棵老樟树，历经雷击火

烧，仍铁干虬枝，苍然而立。我像阅读

革命家谱一样阅读这棵树：“一棵不死

的树/坚强的生命/沉郁而质朴/浓绿的

叶子上/悬挂着红色的历史……一面永

远鲜嫩的旗帜/它坚韧的根/连着深厚

的土地。”（《老樟树》）兴国县革命烈士

英 名 碑 上 有 名 有 姓 的 烈 士 有 23179

名。我数着那些远去的星辰，眼睛湿润

了：“二万五千里/几乎每一里就倒下/

一名兴国籍战士/他们排列着/像枕木

一样/托起共和国的列车。”（《英名碑》）

我 走 过 红 军 第 一 渡 ，“ 瞻 望 历 史 的 背

影”；走过娄山关，“且将英雄豪气，写我

新词一阕”；走过彝海，长思“将军和酋

长都已远去，惟有故事依然常青”；走过

泸定桥，“抚摸着铁索，像一根长长的电

话线，通向历史和心灵深处”；走到吴起

镇，回眸“苍凉的陕北，演出了一幕震古

铄今的戏剧”。我在历史黑色的背景上

寻找创世纪式的演练，寻找一部史诗的

开篇，寻找壮丽神奇的风景。

今年 2月，我应“长征副刊”邀约，写

一首有关“强军”的诗。写“强军”的诗，

我突然眼前电光石火般出现了“热血”

两个字。好像只有这两个字，才能准确

表达自己的心境。“呼唤热血/热血是一

杯/信念 勇敢 力量/酿成的酒/沸腾/绝

不冷却/我们用热血浇灌/鲜花 绿草/

和 复 兴 梦 想/热 血/写 诗/写 誓 言/写 尊

严/热血是最强大的武器/储存在导弹

体内/流淌在鲜红的旗帜上/足够的温

度/足够的成色/不能容忍/任何妥协与

屈服的杂质/激情与日月同飞/意志与

山河同在/不再让母亲哭泣/不再让历

史流泪/不再让朋友失望/守护住/每一

寸土地/每一张蓝图/每一个微笑/中国

军人/血铸的神盾。”（《最强大的武器》）

节奏急促，鼙鼓铜号，意象纷飞，狂涛奔

泻。真的，我觉得胸内一腔热血沸腾。

热血，强大的武器，无敌的锋刃。

铁板铜琶，慨当以慷。军旅诗应该

是热血铸就、青铜铸就，充满豪气、剑

气、英雄气。天风海雨，大漠孤烟，同样

写山川大地、花草虫鱼，军旅诗人也总

是以军人独特而坚定的眼光，审视这个

纷繁的世界，喷涌出军人的激情，表达

着深切和广大的热爱。我一生在军旅，

军旅诗是我精神的寓所。

军旅是青春的方阵，是热血沸腾的

年华。军旅诗自然应有浓郁的青春气

息。不管你年龄多大，创作军旅诗时，

你的心境一定要年轻，要有强健的精

神，坚定的意志，恢弘的想象，让文字充

满锐气和锋芒。我已年过八十，白发萧

萧，但在创作军旅诗时，觉得自己依然

年轻，壮心犹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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